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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不走寻常路。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

了路。这话是人对人说的，如果是一
只猫对另一只猫说，可能简单多了
——世上都是路。对一只猫来说，只
要能落脚的地方，就是路。比如墙头。

没有一个墙头，没有猫走过，也
没有一只猫，没走过墙头。

狗喜欢贴着墙根走。身体的一
侧是墙，就不会有别的恶狗偷袭，也
不怕有人扔石子。此外，狗喜欢做记
号，走到哪，都胯子一翘，撒泡尿，留
下暗号。墙根因而留下了各路狗子
的记号，臊得很。猫不干这个勾当。
猫也闻不得那股味。猫还不齿于偷
偷摸摸，虽然它走路总是蹑手蹑脚，
悄无声息，但除了捕食之外，它更喜
欢光明正大地走路。猫在墙头走路，
走的就是一条高高在上，也光明磊落
的大道。墙这边的人看得见，墙那边
的人也看得见。看得见又怎样，你也
能爬上来不成？

我好奇它是怎么爬上去的。猫
没有梯子。这城里哪来的梯子？离
墙不远，有一棵树。树就是它的梯
子。猫是爬树的高手，它“刺溜”爬上
树，从一根树枝，飞身一跃，就跳上墙
头了。甚至不用这么费事，它在墙根
蹲下，弓起腰，像弹弓一样，纵身一
跃，就跳上丈许的高墙了。它能这么
跳上去，自然更容易地跳下来，但一
只猫不会傻乎乎地从墙的东边跳上
去，再从墙的西边跳下来，那种“翻
墙”的勾当，猫亦不齿，它既上了墙
头，就必要在这高高的墙头，走上几
步猫步。在墙头傲娇地走走猫步，那
才是一只猫上墙的真正目的。

墙头是猫的T型台。
猫走路的姿势有很多种，在地面

散步的时候，它是右前肢——左后肢
——左前肢——右后肢，从不凌乱。
两只脚着地，两只脚抬起，样子优雅，
从容，像一幅画一样，留了白，还带着
动感。如果是奔跑，它可以做到四只
脚同时不落地，像飞出去的子弹，每

次脚落地的瞬间，前脚是向后扒的，
后脚是向后蹬的，四脚合力，让自己
飞得更快。如果是在湿地或雪地之
上，你就能看出它四只脚落点的异同
——散步的时候，后脚都是不偏不倚
落在前脚窝里，像个两脚兽，但是飞
奔的时候，它的后脚落点，一定是落
在前脚印的前面，跑得越快，前后脚
的落脚点就越远。

在墙头走猫步，墙两边的人都看
着呢，路过的宠物狗也仰头瞅着呢，
树上的鸟也盯着呢，猫要走得更从
容高贵一点。它漫步。墙头不比平
地，不够宽阔，它就前后脚交叉着
走，让左右脚几乎走成一条直线。
这样走路的人，走成了模特，这样
走路的猫，本来就是猫。猫要是学
人走路的话，会走成六亲不认的步
伐，人要是走猫步的话，就走成了
T型台的范。猫不在乎有人学它走
路。它只走自己的路，尤其是在墙
头这个T型台上。

如果你是从三楼以上，去看一只

猫在墙头走猫步，你就能发现，它的
猫步有多妖娆。猫的腿不够长，这对
于一个模特来说，是致命的死穴，猫
不以大长腿取胜。它有一条比腿妩
媚得多的腰身。猫在墙头漫步的时
候，走的是直线，它的四只脚走的线
越直，腰身就越扭曲，越婉转，越性
感，越妩媚。模特走到T型台的前端
时，都会停下来，把一条大长腿，往前
一伸，一亮，迷死人。猫不秀它的四
条短腿，它在墙头某处，忽然停下来，
那腰身恰好扭成一个小S或大S，你
的目光从高处落下来，也温柔成一个
S型，能不迷死人？

这让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每一只
猫都如此钟情墙头？这会让它美得
不成样子啊，这会让它迷死人啊。它
真的是想让一个站在六楼阳台上无
所事事的老男人迷死吗？当我看见
墙头另一只猫的时候，我才恍然明
白，是我自作多情了，它是在等待另
一只猫呢，它如此妖娆地从墙头的一
端走来，就为了与另一只猫在逼仄的

墙头邂逅啊。
墙头很可能是猫的约会地。一

堵墙立于城中一隅，前后左右都是繁
杂的市井之声，唯墙头清净，不受世
俗的纷扰。人以为墙可以隔开一些
噪音或目光，其实只是添了个堵而
已，倒是墙头，意外地成了猫的浪漫
之地。有可能是两只猫约好了来私
会，也有可能只是一场邂逅，还有可
能是所有的猫都知道墙头就是这座
城里的浪漫之都，因而都赶来碰碰运
气，期待一见钟情。就像一些年轻
人，总是期待去酒吧或者公园，邂逅
一场艳遇。

当墙头只有一只猫的时候，它的
猫步是慢悠悠的，有点恍惚的，每一
步，都好似一场等待。当另一只猫悄
无声息地出现的时候，墙头和周遭的
空气开始颤动，弥散着爱情的气息。
猫比人更容易地看中对方，相爱。但
肯定也有例外。比如一只公猫等来
了另一只公猫，一只母猫等来了另一
只母猫，顷刻硝烟四起，猫步凌乱，猫
腰紧弓，妩媚变成了弓箭，墙头之上，
打响了一场又一场的爱情保卫战。
总有一只猫落荒而逃，另一只则一边
舔着尾巴，一遍继续耐心地等待它心
爱的猫闪亮登场。

我在高楼之上，看到了这一切，
这幢高楼的某扇飘窗里，一定有一只
家养的猫，也看到了这一切。可惜它
无法从紧闭的飘窗逃出去，而且很可
能早已被自己的主人绝育了，它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别的猫的爱情故事，一
次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换了一个又
一个剧情，轮番上演。

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听到小区里
“喵喵”的叫声，那是猫的叫春声，它
能传出去很远，深入我的梦境。一定
是从墙头传来的。我们小区与隔壁
小区，仅一墙之隔。也不知道，老是
蹿上墙头的那些叫春的猫，是我们小
区的，还是他们小区的。

我只知道，那个墙头，是它们共同
的T型台，也是它们共享的爱情圣地。

墙头是猫的T型台
孙道荣

沙漠里除了沙子还有什么？还有
无名湖呀。白天坐了沙漠车，晚上不
去无名湖打个卡，心里就像装了一个
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晚上七点多，从塔中公寓乘车出
发的时候，阳光依然耀眼而灼热，但
对无名湖的向往令心情欣欣然。

大概确实很近，也可能心儿随车
子飞驰，走了没多远就到了。眼看着
一辆辆车子开走了，我心里开始打
鼓，等会怎么回去？

一行人的眼睛患了沙漠焦渴症，
直奔绿色而去。芦苇、垂榆、胡杨和
红柳包裹着一池碧水，这就是无名

湖。湖边一
个凉棚像古
时路边的茶
坊或驿站，长
桌长椅，静待
来客。漫无
边际的黄沙
之中，居然有
这么古朴清
凉之处，真是
天赐的一方
宝地！

为 什 么
叫 无 名 湖 ？
据说此地原
为 塔 中 4 油
田钻井开挖

的地下取水池，水位比较浅，常年积
聚，水塘就遗留下来。简单整修之
后，这里成了员工休闲活动的好地
方，但好长时间都没有名字。无名湖
为石油而生，和石油人一样是大漠默
默无闻的奉献者。

夕阳完全隐没在沙海里，连最后
一抹红晕也消失了，月亮像一个忘了
收的玉盘孤悬在夜空里。

如何返回呢？
走回去。直线距离也就两公

里。正对着月亮走，就能走到了。工
友说。

走回去，就我？平时连上班的平
路都难得走，何况沙子是软的，踩上
去更加费力。一直在犹豫和纠结，是
坐沙漠摩托回去，还是挤上最后一辆
工作车回去，直到所有可以利用的交
通工具绝尘而去，终于不再纠结。

也许因为还没尽兴，也许因为酒
力发作，一伙满面酡色的人不管天高
地厚，想挑战沙漠。每人拿了两瓶
水，迈开了脚。

我的脚踩进沙子里的那一刻，没
感觉到沙子的温度和柔软。无名湖

附近的沙子也不是那么纯净。员工
们经常从那里走过，留下过他们的脚
印。我不是第一次走进沙漠，却是第
一次深入沙漠，而且是夜晚。踩着方
草格的苇子时，有一点心痛我的鞋。
白鞋，新买的。有人提议脱了鞋走
路，我立马响应，尽管前面还有苇格，
似乎脚比鞋更耐受疼痛和创伤。好
在沙子凝结起来了，因为昨日下了一
天的雨。跣足而行，沙子不热，甚至冒
着凉气，只是有几次要滑下沙沟去了，
又倔强地用力蹬沙子爬上沙梁来。

没有想象中的难走，而且队伍里
有十个人，其中有几人喝了啤酒，微
醺，感觉走起来有些吃力摇晃。回
望，灯火通明的无名湖融在深沉的夜
色中，那些长得茂盛的芦苇和树木裹
了浓重的夜衣，如夜行客。

说笑着往前走。月光在前面，迎
着月光走，灯光就在前面，人影也一
个个晃到前面。直线距离只有两公
里，可我们走的是直线吗？爬上一个
坡，滑下一个坡，走得快的和走得慢
的就分散了。我顾不得看脚下，也看
不太清，只想不要落在最后。今夜的

沙漠是平静的，还有些湿气，微风拂
过，身上的热汗散去，甚或有些凉意。

不知翻了多少沙沟沙梁，有些
喘，有人提议在一座高沙梁上坐一
会，响应的人为多，只有两个人勇往
直前探路去了。

月亮很亮，看见了北斗七星。夜
色朦胧，身影朦胧，微笑也朦胧，但心
里有一种声音是清晰而愉悦的。有人
吟诵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在场
者寂然无声。我是苏东坡？亦或是张
怀民？沙海的夜色，如此美好、有趣。

有人撒欢跑出十几步，却想起鞋
没跟着脚走，跑回去寻，竟无踪影，原
是同伴帮着捡了去。

前面探路的两个人在手机屏里
只有蚂蚁大的黑影。迎着月亮走，但
感觉找不着路了，以致发生了方向性
分歧。幸好有信号，打电话叫人来
接，却被一些红柳围困住了，又赶紧
穿上鞋子，把脱掉的衣服也穿上。一
直费劲地确定我们是在月亮的左边
还是右边，大家一走，月亮也跟着走，
说不清左右。走在高处的人，终于看
见灯光，兴奋地挥手，落在后头的人
也一提起劲，跟上来了。

一只胖兔子蹲坐在路中间，凝视
我们片刻，才窜进草里去。

沙漠的静和黑像一片厚重的海
绵，把辛苦和快乐都吸收了，只留下
模糊的脚印和绵长的回味。

夜行沙漠
石春燕

飞玉 李海波 摄


